
可惜，永远也不会有宣统五

年了。 宣统三年，武昌起义爆发，

辛亥革命的先驱们没有再给满

清贵胄机会，延续了 260 多年的

大清朝寿终正寝。

议院，多么诱人的字眼。 在

一百年前，我们曾如此真切地与

之擦肩而过，历史到底有没有另

一种可能？

在清末，以对待宪政改革的

态度为标准，统治集团内部存在

着三种不同的论调，反对、缓行

和速行。

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不同

君宪主张， 就其主观动机而言，

还是探求一种新的统治方法，而

非作为欺骗愚弄国民的权宜之

计出现的。 它是统治集团对国内

外政治局势和统治危机作出的

本能反应， 是清廷继洋务运动、

庚辛新政等改革自救运动后的

一次最高层的改革尝试。 这一尝

试虽然浅尝辄止，但反映出某种

历史的必然。

当然，清廷的预备立宪和统

治集团内部关于君主立宪的议

论主张也可以被斥为“假借立宪

之名，以固其万年无道之基”，然

而，从近代政治制度、法律制度

史的角度去看，它确实是历史上

前所未有的新事物。

另一方面，清廷的预备立宪

自载沣摄政后，出于对汉族官员

（尤其是袁世凯）夺权的恐惧，确

实开始带有愈加浓厚的敷衍、专

制的色彩，不但与革命派要求建

立民主共和政体的政治主张背

道而驰，与在野立宪派切实实现

君宪政体的主张也大相径庭，同

时还和自身的立宪初衷渐行渐

远。 就此而论，说清朝统治阶级

的君主立宪议论与活动是一场

骗局，又似乎是符合事实的。

然而，历史不容假设。 拂去

时代的烟尘，“宣统五年开议会”

的诏谕引人遐想，因为它毕竟是

第一次由最高统治者口中吐出

的允诺，也是之后百年间无数中

国人可望不可即的一个愿景。

历史是容易被遗忘的，如今

的人们早已忘记了那些曾经为

这个古老国家的转型而努力奔

波的先行者们，只因他们未曾在

历史上留下浓重的色彩 。 这一

切，和一百年前那个飘落的宪政

梦一样，都最终湮灭在滚滚的历

史浪潮之中。

（据《文史参考》）

胎死腹中的议院

1906 年 9 月 1 日， 由瞿

鸿禨起草的预备立宪的上谕

正式发布 ，内称：仿行宪政，

大权统于朝廷， 庶政公诸舆

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

1906 年 12 月，宪政公会

成立。 紧接着，帝国宪政会、

宪政预备会等一系列的政治

社团成为晚清社会结构变动

中一股活跃的力量。

在慈禧的授意下， 由庆

亲王奕劻、孙家鼐、瞿鸿禨组

成了负责官制改革的领导小

组， 具体筹备这项事务的办

事机构编制馆也在恭王府的

朗润园正式成立。

预备立宪的上谕颁布后

仅仅三日， 朗润园的官制改

革会议便拉开了序幕， 与会

者囊括了几乎所有的朝廷亲

贵和重臣。

会上， 奕劻的发言冠冕

堂皇，认为立宪有利无弊，是

大势所趋，若不能贯彻执行，

拂了民意， 便是“舍安而趋

危，避福而就祸”。

袁世凯更加激进， 他对

于朝廷关于立宪的“预备”二

字十分不满，他强调说，如果

把一切准备好后再行立宪，

恐怕“日不暇给矣”。

晚清重臣中， 袁世凯思

想进步不是秘密。 但在如此

重要的高层会议中， 对袁世

凯的冒险一搏不能简单地理

解为“他很开明 ”，真正的动

因源自一件让他无法安枕的

往事。

戊戌年间， 维新派将希

望寄托在了高呼“咸与维新”

的袁世凯身上， 谭嗣同带着

光绪密诏夜访袁世凯， 希望

能说服他助己方围园杀后。

当晚具体发生了什么， 后来

的历史学家一直众说纷纭 。

坊间有一种说法， 袁世凯第

二天返回天津，向荣禄告密。

此举导致了慈禧提前回銮训

政， 捕杀六君子， 囚禁光绪

帝。

由此观之， 袁世凯在朗

润园的“表演” 就不难理解

了： 君主立宪政体能充分限

制皇权，这样一来，在慈禧殡

天、光绪上台后，自己才可安

然无恙。

然而，军机大臣荣庆、大

学士孙家鼐力主“缓行立

宪”，奕劻 、袁世凯也不好过

于坚持， 最终达成了一个折

中的方案， 即先搁置立宪政

体中起根本作用的“议院”不

议， 而主要对行政和司法两

大系统作形式架构上的调

整，同时，用带有西方色彩的

责任内阁取代军机处。

犹豫再三后， 慈禧否定

了奕劻的官制改革方案 ，将

之缩水到只增设两个机构：

审计院和资政院。 前者相当

于国家审计署， 而后者原本

只作为博采群言、 消解民怨

的机构， 讵料正是这个资政

院， 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发

挥了令人惊叹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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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议会的遐想：

中国曾与“议院”擦肩而过

历史是容易被遗忘的，如今的人们早已忘记了那些曾经为这个古老国家的转型而努力奔波的先行者们，只因为

他们没有成功地推行宪政，也未曾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色彩。 这一切，和一百年前那个飘落的宪政梦一样，都最终

湮灭在滚滚的历史浪潮之中。

1910 年 11 月 5 日， 北京

东西长安街及正阳门外大街

皆张灯悬旗，通宵达旦。 灯上

统一书写着 4 个喜庆的大字

“庆祝国会”。 原来，朝廷晓谕

各方，将原本九年的预备立宪

期缩短为 5 年，并允诺于宣统

五年， 即 1913 年正式召开议

院。

11 月 7 日晚， 在京师督

学局的命令下，各学堂齐集于

大清门前， 学生们提着红灯，

列队双行，以军乐前引 ，高唱

歌曲，三呼万岁来庆祝立宪。

日俄战争让改良派

发出立宪呼声

议院，又称议会（国会），

是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监督

内阁行政，并对内阁作出的决

议拥有决定权和否决权。 在

20 世纪初，议院设立与否，是

衡量一个国家到底是君主专

制政体还是君主立宪政体的

基本标准。而彼时的清廷所面

临的困局就是，独裁统治已被

大部分有识之士所摒弃 、唾

骂，不颁布宪法、依法治国，统

治阶层的合法性就会遭到最

根本的质疑。

这种大规模的质疑发轫

于康梁变法。 可惜，康有为的

思想介于新旧之间，他破釜沉

舟式的改革由于过于激烈而

夭折。

1904 年， 曾经狼烟四起

的辽东大地爆发了日俄战争。

当日俄两个强盗在中国国土

上大打出手时，主人却只能无

奈地挂起免战牌，宣布在这场

令全体国人蒙羞的战争里“严

守中立”。

然而，这场战争却为清廷

突破当时政治改革的瓶颈提

供了契机。国人在亲眼目睹了

东瀛小国将老牌的沙俄帝国

打翻在地这个出人意料的结

果后，不免又勾起了关于甲午

之役痛苦的回忆。

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和

变革要求，终于得到了宣泄的

机会。 战争甫一结束，素有清

议之名的《大公报》便立刻发

文称：日，立宪国也；俄，专制

国也， 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

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

在《大公报》的带动下，国

内报刊的舆论情绪极度高涨，

纷纷利用自己的渠道不遗余

力地鼓吹立宪胜于专制。

据当年的《东方杂志》载，

时人见面莫不谈立宪，“上自

勋戚大臣， 下至校舍学子，靡

不曰立宪立宪， 一唱百和，异

口同声”。

朝中改良派们也倾巢出

动，袁世凯、张之洞、周馥等人

在舆论的推动下向朝廷上书，

请求实行立宪政体。就连当时

的驻外大使也纷纷奏请清政

府仿效“英 、德 、日本之制”，

“定为立宪政体之国”。在这些

上书中，提出了一个相对可行

的建议，那就是派遣官员出国

考察他国宪政，为中国的立宪

做准备。

在炸弹的“欢送”下考察宪政

群情激昂之下， 慈禧难

免有些动心。 1905 年 7 月，清

廷下发谕旨，遣派载泽、戴鸿

慈、徐世昌、端方等分赴东西

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 以期

择善而从。

1905 年 9 月 24 日，正阳

门车站热闹非凡。 一片喧嚣

中，五大臣登上了火车。 他们

挥手致意，向送行的人告别。

火车一声长啸，慢慢启动。 突

然，“轰”的一声巨响，火车被

震得左摇又晃，随即，一团浓

烟和烈焰从车厢中蹿出，一

颗炸弹爆炸了！ 顿时，送行的

人乱作一团， 车站的巡警匆

忙赶来。 登上车厢后，发现绍

英伤势较重，载泽、徐世昌略

受轻伤， 戴鸿慈和端方躲过

一劫。

后经查证， 这是一次精

心策划的暗杀活动。 巡警在

车厢的中部发现一具尸体 ，

衣服里有张名片， 上书“吴

樾”二字。

吴樾原本是个寒窗苦读

的士子， 在目睹了清朝甲午

之役、 庚子之役乃至日俄战

争中的一败涂地之后， 深受

当时暗杀思潮的影响， 对清

廷的新政，他一向嗤之以鼻，

认为这不过是苟延残喘 、粉

饰太平的一种手段罢了。

此次恐怖活动并未得到

舆论的支持和同情，相反，指

责和诘难频繁见诸报端。 在

士民上下一心的鼓励声中 ，

炸弹最终没有动摇清廷对宪

政尝试的决心。

考察团分东西两路 ，分

别 由 戴 鸿 慈 和 载 泽 领 队 。

1906 年 7 月， 两路考察团先

后回到上海。

跪 在 西 太 后 面 前 的 载

泽 ， 陈述了一番肺腑之言 ：

立宪利于民， 也利于国， 却

不利于官。 故立宪之最大阻

力 ， 恐出自势要权贵 。 随

后， 载泽列举了立宪的“三

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

内乱可弭。

玩惯了权术的慈禧对载

泽密折中提出的口惠而实不

至的“立宪”方案颇感兴趣。

袁世凯的改革呼声最强

在省一级选举产生咨议局

1907 年， 湖南乡绅熊范

舆公然上书朝廷请求速开国

会。 一石激起千层浪，绅民谋

求宪政改革的呼声由乡野村

舍迅速席卷开来， 涌入到王

朝权力的中心北京， 构成了

数千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

众请愿活动。

时至 1908 年，全国范围

内的签名请愿运动已经如火

如荼， 来自各地的士农工商

云集北京， 在天子脚下策动

了一场伏阙上书的行动。

1908 年 8 月 27 日，清廷

颁布了 《钦定宪法大纲》，正

式公布了以九年为期的预备

立宪方案。

80 天后， 光绪和慈禧先

资政院里的斗争

1910 年 9 月 23 日， 酝酿已

久的资政院在北京正式开幕议

政。

资政院议员共 200 人，分钦

定和民选两种，各占一半。 这种

由出身不同所带来的差异，竟造

成了“隐然若两党对峙”的局面。

民选的议员来自各省的咨议局，

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着民意的

代表，成为王朝政体的天然批判

者；而钦定的议员则理所当然地

成了王朝的代言人。

从议题的表决看，留日出身

的民选议员的意见往往能起决

定性作用。 罗杰、易宗夔、雷奋号

称资政院“三杰”，均以善辩而著

称，对议员们的意见倾向影响很

大。

民选议员有时会利用在资

政院内形成的不可逆转的政治

舆论趋势，逼迫钦定议员顺从自

己的政治要求。 在表决速开国会

和剪辫易服的议案时，民选议员

坚决反对无记名投票法，而主张

使用记名投票法。 其目的十分明

显 ， 即不给钦定议员以阳奉阴

违、含混搪塞的余地。 结果，两案

均顺利通过。 连庄亲王载功、贝

勒载润等满清亲贵也因大势所

趋而投票赞成剪辫易服。

资政院要求速开国会

1910 年 10 月 22 日，在资政

院讨论地方学务章程时，众议员

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激之情，

要求立即讨论速开国会，一时间

声浪大作，议场骚动。 议长顶不

住压力，只好同意讨论陈请速开

国会案。 相继登台发言的罗杰、

尹作章等议员，在声泪俱下的讲

演中，把会议的议题指向了唯一

的中心———速开国会。 接下来的

讨论中，聪明的民选议员力主用

起立表决。

就在议长溥伦宣布表决开

始的刹那间，会场上的议员竟然

全体起立，一致赞成通过———在

全场群情激奋的情况下，即使是

再保守的钦定议员也失去了在

众目睽睽下公然反对的勇气。

在资政院全体一致通过“速

开国会案” 的议案送上龙案后，

来自全国各省督抚要求立即组

织责任内阁和速开国会的联电

也呈交到了摄政王载沣的手中。

时任民政部尚书的善耆向

载沣提出自己的主张：若不速开

国会，民心忿极，大祸必发。 11 月

1 日，各省督抚又联衔电奏朝廷，

要求同时设立国会和责任内阁。

三天后，载沣召开最高级别

的政务会议，经讨论，颁布了一

条空前绝后的上谕：将预备立宪

期缩短，于宣统五年开设议院。

后离世。

抱着宣统登上监国之位的

摄政王载沣，主政后的第一次政

治表态就是遵循 《钦定宪法大

纲》，恪守九年预备的决定。

资政院就是这一过渡时期

的产物，咨议局则是资政院正式

开院前在省一级的民意机构。

咨议局由选举产生的地方

绅商作为它的议长。 虽然选进局

里当议员的十有八九都是出身

于传统功名的进士 、举人，但与

以往体制下进入权力系统的渠

道不同，他们毕竟通过了“选举”

这一近代民主政治的形式。

咨议局的选举，使得分处各

地的士绅和富商拥有了属于自

己的、 合法表达意向的机构，更

为全国性的民意机关资政院的

开院，打开了大门。

1905 年，广西桂林举行关于立宪改革的集会，在主席台上方挂着写有“立宪万岁”的横额。

核心

提示


